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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为谁而建？
“我们的城市究竟是为谁而建，为什么目的

而建？”中国市政公用事业专家、《公权市场》
作者徐宗威说，城市病反映的是城市建设的主
导思想出了偏差。

在徐宗威看来，“城市有两个基本功能，一
个是经济功能，另一个则是生活功能”。徐宗
威说，如果过分看重经济功能，那所有的行为
都是围绕GDP，城市的生活功能就会被忽视，
居民的生活质量同样要受到影响。

生活质量应主导城市发展
在中国行政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

学院教授汪玉凯看来，过去 30 年我国主要是
关注大城市的发展，如今到了要发展县域经
济、加快中小城市发展的时候了。

现在大城市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我国还
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解决就业问题，
靠生活成本日益升高的大城市已经不可能解
决这些劳动力的就业、生活问题，中小城市才
是主要的渠道。不仅如此，调整城市的考核指
标体系也势在必行。

“联合国有一整套城市考核的指标体系，空
气、饮水质量等生活质量的指标所占比重很大。
从联合国的指标看，更看重的是城市居民的生活
质量，而我国现在的城市考核指标体系还在误导
城市管理者去追求GDP。”汪玉凯说，政府部门、
城市管理者需要有长远眼光和现代化管理理念，
更多关注居民生活舒适度。

“过去总是用GDP、效率来考核城市和干
部，现在提倡用绿色发展的考核指标。如果
城市的管理者能以居民
的生活满意度作为管理
城市的理念，城市病就能
大大减少。”徐宗威说。

谁动了大城市的“幸福感”？

我国城市病集中爆发
“什么，这不是大屯子吗？”

这是初次访问美国或者加拿大
的同胞最常说的一句话。美国
和加拿大的多数地方，并没有
高楼大厦和灯红酒绿。

加拿大的多个城市多次被
联合国评为世界最宜居城市。
这个宜居的国家什么样？广大
的绿地，到处是森林和湖泊，标
准民宅是一至二层的独立屋。
只有在多伦多、温哥华这几个
有限的大城市的中心，才有拥
挤在一起的摩天大楼，成为地
平线上的风景。

就像北京、上海拥有越来
越多的外来人口一样，多伦多
的人口构成中，本地出生者只
占 50% ，城市一半是首代移
民。忍受不了多伦多的空气与
喧嚣的人们，在城市周边买房
安家，然后每天开1小时以上的
车上班。他们在享受低房价的
同时也享受低车险，因为在多
伦多居住购买车险要高得多。

不能竞争的不仅仅是人，
还有环境。几十万人口一个的
小城镇环境要好一些，管理也
简单得多，这些小城镇可以组
成城市群。但这种城市群并不
环保，独立屋远比公寓楼浪费
资源，我家门前不到一公里长
的小区道路两侧，是18栋房子，
在中国正好是一个6层楼每层3
户的单元栋口。城市群中不可
能有地铁，公交也不发达，每家
都要有一至两台汽车。很多年
来，加拿大的专家们一直在讨
论：是不是应该发展密集型住宅
小区，超市、邮局、医院和学校
都可以步行或搭公交车前往？

人类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生
活模式需要时间检验，就如中
国多年来坚持计划生育，加拿
大却一直在鼓励生育并吸纳移
民。关键在于，如何在漫长的
历史时间给出准确答案以前，
找到代价最小的方案。

本报综合报道

“生活在大城市还有多少幸福感？”这样的讨论已经成
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热门话题，这样的大城市原本是中
国经济最发达、资源最集中的地方，但由于交通拥堵、环境
污染、入托难、就医难等诸多问题，城市居民的生活舒适度
却似乎在下降。

这些不尽如人意的表现有一个简单的名字：城市病，指
的是人口过于向大城市集中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它
已经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甚至有观点认为，我国已
经进入城市病的集中爆发期。

今年7月，北京市政协经过调查形成了一份《关于促进首都人口与资
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建议案》。这份建议案显示，2009年年底，北京市实际
常住人口已达1972万人，而“十一五”规划确定2008年常住人口总量要控
制在1625万人。

快速增长的人口给北京市带来了交通、教育、资源等种种压力。北
京市政协调研组测算的结果显示，北京市每增加1人，日交通出行量就
要增加2.64次，尽管这几年北京市公共交通发展很快，但新增交通供给
能力很快被人口增量所抵消。

公共交通供给能力被抵消的一个后果就是汽车保有量的激增。
2003年8月，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突破200万辆，到2007年5月，这个数
字改写为 300万辆。而从 300万辆到 400万辆，仅用了两年 7个月。从
400万辆到 450万辆，仅用了几个月。已经有预测，2015年时这个数字
会达到700万辆。

调研结果显示，教育方面，在京接受义务教育的来京务工人员随迁
子女已由 2000 年的 9 万人增长到 2009 年的 41.8 万人，占学生总数的
40%，其中 66.9%在公办中小学就读，有些区县教育支出的一半用于来
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此外，资源环境的压力也更加突出。北京市政协调研显示，目前北
京市 98%的能源靠外地调入。全市年均可利用水资源仅为 26亿立方
米，实际年均用水约36亿立方米，超出部分依靠消耗水库库容、超采地
下水及应急水源常态化维持。如果人口持续膨胀，南水北调的水量将
被快速增长的人口所吞噬。

人口快速膨胀的问题不仅发生在北京，上海市2009年的常住人口
为1921.32万人，广州市常住人口也已经超过1400万。人口快速增长所
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已经在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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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正处在城镇化的高峰，根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数据，截至
2009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为46.6%，这个数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可以
预想的是，在未来，我国将会有更多的城市步北京、上海、广州的后尘。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相应的措施，拥堵、水资源匮乏、环境污
染、住房紧张等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按照北京市的资源、环境承受力，
能够承担的极限人口是 1800万，但现在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已经超过
1900万，瞬间人口已经达到2100万。在这样的人口与环境承受力的扭
曲关系下，不出现城市病是不可能的。”中国行政改革研究会秘书长、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

“中国的城市化出现了明显的大城市化特点，城市发展战略上没
有作出结构的调整，总是摊大饼、不断扩张。”汪玉凯说，由于我国的城
市化没有能够自然地走向城乡一体化，城乡之间没有能够实现高度的
融合，城乡的资源没有实现自由流动，导致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人们肯
定不断涌向大城市。

城市病 指的是人口过于
向大城市集中而引发的一系
列社会问题。它已经严重影
响居民的生活质量。


